
现在，国内外几乎没有人不知
道“热贡艺术”是什么。

“热贡艺术”作为一种绘画流
派，作为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与藏
民族传统文化同根同源、血肉相连的
独特艺术门类， 她留给世人的印
象简直太深刻了。

本文作者是土生土长的热贡
人，与热贡艺术非常有缘，这段特殊
因缘，要从他在黄南州工作的一些经
历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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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生活情趣
张雨

幽默风趣的闻一多
李云贵

启功为“打假”声明
夏明亮

朱光潜的近乡情怯
周二中

闻一多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学
者。他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教育事
业，先后任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
青岛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
学，培养了大批的人才。特别是他才
华横溢，幽默风趣的一些故事，令人
叹服。

1932 年秋天，闻一多从山东大
学到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中文系任
教。为了让自己上课时诗意浪漫，他
特意要求学校将下午的课换到晚上。
他说，明亮的下午是不适合读诗的，
读诗要在朦胧的夜晚。晚上，校园里
灯光婆娑，教室里烛光摇曳，闻一多
身穿一袭长衫，抱着一摞讲义飘然进
门。闻一多落座后，他没有马上开讲。
而是慢慢地从衣兜里掏出纸烟匣，打
开，然后对学生和蔼一笑说：哪位同
学吸？学生们听后，顿时大家都笑了
起来。他们也自然都不敢受用。于是，

闻一多自己点上一支，长长舒出一口烟
雾后，朗声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
方得为真名士。”

闻一多在写作大量振聋发聩的新
诗之余，对篆刻艺术也钟情有加。1927
年夏，在致饶孟侃的信中，他以幽默风
趣、轻松活泼的比喻，表达了自己对篆
刻艺术的热爱之情。他写道：“绘画本是
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
妻背世，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
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
花面貌，亮能笼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
兴弃扇之悲。”

1944 年，闻一多给华罗庚刻印一
方，边款为：“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
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
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
角。”短短 40 字，在轻松合拍的诗语中
表现出了闻一多为人做事的高尚情怀。

1993年 6月17日，启功打电话
给《光明日报》记者徐可，说有要紧
的事，请他到家里来一趟。徐可立即
来到北师大启功居住的“浮光掠影
楼”，几句寒暄过后，启功郑重地
说：“今天请您来，是要宣布一个严
肃的决定：从今以后，启功不再为
任何个人收藏的古字画鉴定真伪，
凡有以‘启功’名义在个人收藏的
古字画上题签的均为假冒，概与本
人无关。”稍顿了顿，他接着说：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终于下了这个
决心，请您在报纸上为我发表一个
声明。”

当时，启功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
主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
员，是与谢稚柳、徐邦达齐名的三大
文物鉴定专家，在历代书法碑帖的鉴
定和文献考据方面为其他鉴定家所难
以取代。听了启功的要求，徐可一时
弄不明白，鉴定文物是他的本业，为
什么突然却要“金盆洗手”呢？

原来，在此之前一段时间，启功
发现有人冒用他的名义进行古字画鉴

定，并在赝品上以他的名字题字：此系
真迹。这种造假行为在书画市场上引起
很大的混乱，启功为此很愤怒，他绝不
能容忍这种欺诈行为。他情绪激动地
说：“有人假冒我的字画，我无所谓。
可假冒前人的字画，还拉着我做假证
明，这无异于在法庭上作伪证啊！这不
是坑人吗？我对这种行为必须讲话，这
与造我的假字不同，这是以我的名义欺
诈别人，对这种犯罪行为，我要保留追
究刑事责任的权利！”

徐可很快写就一篇文章，题为《能
与诸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坚
净翁启功笑谈古今》（启功自号“坚净
翁”），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在这
篇文章中，徐可宣布了启功的决定。

文章发表后，在文物界、收藏界震
动很大。以启功在文物鉴定领域的崇高
地位，竟然宣布不再为个人鉴定文物，
确实令人震惊。启功平素给人的印象总
是慈眉善目，儒雅谦和，很少疾言厉
色，但作为一名严谨正直的学者和艺术
家，他外圆内方，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
含糊的。

唐代诗人宋之问《渡汉江》一诗
中有一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
人”，美学家朱光潜年轻时也有近乡
情怯的时候。

朱光潜1925年留学英国爱丁堡
大学，致力于文学、心理学与哲学的学
习与研究。1933年回国后，历任北京
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

朱光潜是个孝子，早年，他在长辈
安排下，娶了个小脚女人，虽然也是大
家闺秀，但却不认得几个字，算是旧社
会传统的女性。后来，朱光潜外出求
学、工作，多年在外，与一位志同道合
的知识女性结为了夫妻。不过在那个
时候，这种情况也较常见，现在的人也
不能苛责前人。但朱光潜心里非常矛
盾，感觉对不起母亲，对不起老家的原
配夫人。

朱光潜觉得这事也藏不住，迟早
是要让母亲和原配知道的。于是，
1945年冬，朱光潜偕同夫人从当时的
北平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一路上，朱
光潜心里忐忑不安。他猜想着自己向
母亲禀明了情况后，有两种可能，一种
是母亲在责怪一番之后，也不得不接
受这个事实。另一种是最坏的打算，母
亲坚决不同意不认可他自己找的媳

妇，那他也只好不让爱人与母亲见面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想来想去，朱光潜
觉得不能贸然将爱人带到家里，这样母
亲一下子会受不了的。于是在离家不远
的地方，朱光潜找了旅馆将爱人安顿下
来，自己先回去向母亲解释这件事，看看
母亲的反应再说。

朱光潜只身一人到了家，老家人欢
天喜地，尤其是母亲和原配夫人，多少年
没见面了，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等家里客人走后，朱光潜来到母亲
面前，扑腾一声跪了下来，此举将母亲吓
了一跳。朱光潜说，自己因为长期一个
人在外，需要有人照料生活，所以事先
没有征得母亲同意，已经与另一位女
士结婚了。此事对不起母亲与原配，请
母亲责罚。朱母一听，果然非常生气，
举起拐杖要打朱光潜。正好家人看见，
立刻夺下母亲拐杖，好言劝阻，母亲之
气才渐渐平息。原配夫人得知此事，当
然也是免不了一番伤心。但事已至此，
又有什么办法呢。经过多方做工作，朱
光潜母亲和原配夫人也只好接受这个
事实。

第二天，朱光潜将住在旅馆里的夫
人接回，大家见了面，一场风波就这样过
去了。

青海“热贡艺术”
向联合国“申遗”过程回忆录

热贡·卡尔泽杰

介入“申遗”工作

2007年12月，也就是我担任黄
南州人事局副局长第5年年底，我接
受组织安排去黄南州文化体育广播电
视局工作。2008年9月8日下午，分
管我局工作的王化平副州长从北京给
我打来电话，说：“文化部最近在北
京召开申遗培训动员大会，我们争取

‘热贡艺术’报上去。你带着相关文
字材料和视频资料，明天晚上之前务
必赶到北京……”听到州长这番话，
我有些振奋和激动。州长给我交代的
这份特殊任务和殷切希望，使我感到
有些突然，当然也有不小的压力，但
慢慢成为我满腔热情投入“申遗”工
作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接到电话第二天下午，我就带着
单位所有相关文字资料和之前个人搜
集的一些图片资料，还有州电视台记
者扎西同志提供的相关视频资料，匆
匆赶往西宁机场。夜里到京后，与此
前已赴京参加申遗培训的王绍元同志
取得联系。王绍元同志是我局下属单
位黄南州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当时借
调我局帮助文物和非遗工作，接到文
化部培训通知后，包括我在内的三位
局长决定派他和电视台记者李海东同
志随同省文化厅领导一起参加。

培训工作结束，为便于开展工
作，文化部要求凡参加“申遗”工作
的各省、市（区）领导和专家学者们
要下榻地处北四环的外国专家大厦，
所有评审专家也在这里集中统一审核
材料。我和王绍元同志没住在专家大
厦，而是住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药
浴大厦旁边一家小宾馆。这是一家占
地面积极小的半地下室宾馆，在这
里，我俩一住就是 18 天。在整个

“申遗”期间，我俩在这家小宾馆和
专家大厦之间来回跑。几乎每天，不
是跑专家们那儿审材料，就是跑中央
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摄制组，
请他们帮助制作视频资料。而更多时
候只能待在宾馆撰写文本、联系专家
或网上收送相关文字和图片资料。每
天一遍遍、一次次重复而又超负荷地
工作，令我有些不堪忍受。

帮手王绍元同志虽擅长写稿，但
在电脑操作方面没法帮我，联系专家
方面人生地不熟的，更没法帮我。所
以，除了部分文字写稿外，我很少安
排他工作，在这只有往前冲，没有任
何退路的时刻，所有的环节只有一个
人盯着，整日处于“孤军奋战”状
态。我俩的伙食也很简单，每天在小
宾馆附近找个面馆随便吃吃，有时盯
着电脑出不去，只好方便面和零食凑
合一下。最难忘的是，有一天我州热
贡画院院长娘本先生来找我，当他看
到我俩入住的宾馆和吃的伙食，他提

出让我要住好吃好，别与自己过意不
去。我哈哈一笑，跟他说：“我来北
京是干好这一阵儿工作的，不是来吃
好住好。你有所不知，我住的这地方
和专家大厦最近，只有住在这里才更
方便与专家们沟通，如果住远了，时
间都花在路上，大事耽误了没法交差
啊。”娘本听了我这些话，很是感
动，说：“那我请你俩在附近好饭馆
吃一顿，这不耽误事吧？”我说：“那
倒是个好主意！”

至今仍难以忘怀的是，“申遗”
期间每天面临的资金问题。两个人每
天的吃住行费用之外，其他方面大的
开支我也拿不出来。这实际困难不是
忍一忍就能过去的，所以我向王州长
求助。王州长立马赶到我俩住的地
方。当他看到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
时，很是高兴，对我提出来的资金问
题，他更是重视有加，通过多方渠道
他给我解决了一些。

当时最着急的不光是文本修改，
同时还有英语版视频资料，前面已说
定制作完成后一次性付清5万元制作
费，这笔钱从哪儿来？好在“申遗”
过程全部走完时，资金也就有着落
了，是王州长想尽办法解决的。由于
人财物和工作经验等方面的不足，一
开始，工作的推动陷入了困境。当一
位专家看到我方要人没人、要材料拿
不出有质量的材料时，他悄悄跟我
说：“别难过了，你们已尽力了，你
的工作热情令我们很感动，但你也看
到了，人家都由专门的团队在做，不
是光靠一两个人就能做成，等下次各
方面条件成熟了再来吧。”

是啊，全国其他省、市（区）参
与申遗工作，有专门的领导班子和专
家团队在蹲点做这件事情，而青海这
边，只有我们两人在忙前忙后。但那
位专家的话没有让我退却，反而有一
股冲劲儿在作我精神上的支撑，我想
如果这样灰溜溜地撤退了，那简直太
不称职了，回去怎么交代？我一定要
坚持到底，哪怕申报没成功，参与这
个过程也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就
如那位专家所说的，再等几年条件成
熟了再来报也不晚啊。

关键时刻有人帮

“申遗”截止日期为2008年 9月
25日，日子在一天天逼近，修改好
的文本每提交一次专家审查会就会提
出很多问题，包括字、词、句的规范
用法到限定的字数、文字表达和表述
内容等方面，总有好多问题需要进一
步完善，再深入修改完善，我又束手
无策，那只好求助外界力量。“申
遗”表格的填写要求也很高，不是随
便填一下就行，每一项都要按照国际
通用的标准，做到工整规范、准确无

误，有的申报表格看不明白，我只好把
汉文版和英文原版一字一句对照，好在
我还懂一些英文，此时派上了大用场。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机关单位和
个人不论填写什么表格，最后要填写申
报单位、审核部门的意见并加盖公章才
有效，但“申遗”文本表格的填写必须
以个人申请名义填写，而不是部门单位
名义。也就是说，对任何一种非遗项目
的传承和保护，必须是个人自愿行为，
而不是官方行为，文本表格最后落款
者，必须是在这个领域有突出贡献并具
有广泛影响力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签
名、加盖名章才有效。在我们的概念
里，两者都差不多是一样的，但实际
上，填写文本的严肃性和严谨性，比我
们想象的要难得多，如果不认真对待，
我国专家这边即便勉强通过了，到时候
拿到联合国评审专家那里绝对是没那么
容易的，如没能通过，那我们所付出的
辛苦努力将付诸东流，所以，只有下定
决心取得成功。

在文本修改方面，对我们帮助最大
的是我母校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的祁
进玉教授，当时他在北京大学攻读文化
人类学博士后学位。祁教授是我们的老
乡，他是咱们青海互助的土族。他对

“热贡艺术”并不陌生，之前在湟水河
流域和隆务河流域做过藏、蒙、土等民
族“族群认同和文化变迁”方面的考
察，并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最需帮
助的关键时刻，通过在京同学，我很快
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与他通话介绍情
况后，他爽快地答应了给我帮忙。后有
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来我住的地方。
在藏学研究中心工作的老乡南加才让夫
妇俩，几乎是无偿帮我做视频资料的英
文介绍词翻译，还有原文化部非遗司副
司长马胜德也多次给予耐心指点。由于
有这么多同乡人的无私帮助和指点，使
一开始令我一筹莫展的“申遗”工作有
了突破性的进展。

当成功的消息传来

当年，我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
报的非遗项目总共有34项，次年宣布
批下来的有22项。我清楚地记得，当时
我们认为最值得期待的项目如河南省申
报的“少林功夫”，贵州省申报的“茅台
酒酿造技艺”、国家财政部申报的“中国
珠算”等项目都没获批。令我非常欣慰
的是，我们申报的“热贡艺术”、中国社
会科学院格萨尔研究所申报的“格萨尔
史诗”、西藏自治区文化厅申报的“西藏
藏戏”这三个涉藏项目以及甘肃省申报
的“西北花儿”均得到了批准，这是个
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

耐心等待一年之后，果然，我翘首
盼望的三个涉藏项目均获得了批准，这

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于2009年 9月 30日
晚上由央视第一套《新闻联播》节目播
出。当时我在东北吉林挂职，王化平副
州长已调离黄南，接替他的马金刚副州
长从老家黄南打来电话问我看今晚《新
闻联播》没有，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跟马
州长说：“我看到了！”这难以抑制的激
动的心情我没处倾诉，在异乡他地只有
独自一人分享这份经受了严峻考验后的
成就感。我为我们的“申遗”成功感到
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上述是我参与热贡艺术“申遗”工
作全过程的一个回顾，虽不是什么惊天
动地的事，但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如
此。后于 2010年 3月份，在“黄南州
2009年度目标考核暨先进个人表彰大
会”上，我被中共黄南州委、州人民政
府授予“突出贡献奖”。在成绩和重奖
面前，我从没认为自己多么了不起，更
没忘记曾为“申遗”工作鼎力支持、热
心帮助过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同事
们，没忘记之前所做的很多基础性工作
以及进入正式程序后接续“申遗”工作
的同仁县文体广电局领导和同志们。有
那么多高人指点、贵人相助、能人参
与，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使我们大家
共同拥有了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誉——

“Regong Arts” —On the Repre-
sentative List of the Intangi-
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
ity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名录——“热贡艺术”。

热贡艺术“申遗”成功的消息发布
不久，与其同步向国家文化部申报的

“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也
正式落户到黄南藏族自治州，在这项重
大建设项目申报中，我同样付出过很多
艰辛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

“申遗”成功至今，我对“热贡艺
术”的感情依然很深很深。曾在黄南工
作期间和调入省政协以后，利用工作闲暇
我经常撰写一些关于“热贡艺术”和“热
贡文化”方面的学术文章，经常受邀参加
有关科研院所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也经
常在广播电视和新闻新媒体中安排有关个
人访谈，对家乡民族文化的宣传推介产生
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热贡艺术“申遗”成功，不仅是我
个人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更是生
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的各族人民的极大荣耀。“热贡艺术”
不仅给地方民族经济的发展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也为推动青海民族文化的发展
繁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带来
的是“驰名品牌”效应，已成为中国西
北地区一大独特的资源优势，更成为世
界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光彩夺目
的瑰丽珍宝。

（本文作者系青海省政协文化文史
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鲁迅给人的印象近乎冷峻，一副
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目光也总像一
把利剑，一张口说出的话，总带着一股
寒气。俨然是刚劲风范、斗士形象。其
实，生活中的鲁迅也有温情、活泼、淘
气、逗人的另一面。是那么可爱、那么
幽默，那么富有生活情趣。

一次，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见到
鲁迅时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
但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听了萧伯
纳的赞美，鲁迅不但没有谦卑之言，竟
然说：“我老了会更漂亮！”瞧瞧，鲁迅
是多么富有情趣。

夜深人静，正是鲁迅埋头创作的
时候，可是外面有一只猫不停地叫，屡
屡打断他写作的思路，鲁迅放下手中
的笔，拿起手边五十支装的铁皮香烟
罐，将一支支香烟对着可恨的猫一一
发射。这时的鲁迅可爱得像个顽皮的
孩子，真是逗乐。正像他的长孙周令飞
说他“好玩”一样。

在厦门大学教书时，鲁迅去一家理
发店理发。理发师见他衣着简朴，从心底
瞧不起他。于是，理发师操起剪刀，前后
没用几分钟就草草了事。理完发，鲁迅随
便掏出一大把钱塞给理发师，头也不回
走出门去。理发师大喜，因为鲁迅给他的
钱远远超出了应付的钱。

过了一段时间，鲁迅又来这家理发
店理发。这次，那个理发师一眼就认出了
鲁迅。满脸堆笑地向鲁迅敬上香烟。尔
后，理发师拿出全部看家本领，仔仔细
细、认认真真地给鲁迅理发。理完发，
鲁迅如数付给了理发师钱，一个子儿
也没多给。理发师大惑，问道：“先生，
上次那样给，这次怎么这样给？”鲁迅
笑了笑，说：“您上次马马虎虎地理，我
就马马虎虎地给。这回您认认真真地
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理发师听了
脸如红布。

由此得知，鲁迅先生不光写得一手
好文章，还有有趣的灵魂与可爱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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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2015年在黄南州举办的“一带一路”热贡文化学术论坛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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